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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上的黄花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庆的天空总
是灰蒙蒙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油气
味，厂矿区道路时常有一些残油遗落，
大烟囱排放出浓浓的黑烟，天长日久，
房屋、树木都是黑的，麻雀也变成了黑
的。麻雀是东北的常客，一年四季在这
里，默默地承受着污染。

我姐姐家那时住萨北，姐夫是采油
三厂电焊工。我有一年寒假去度假，姐
姐姐夫都去上班，我闲来无事，在家属
区后面转悠，看到这里麻雀特别多，成
群结队地飞来飞去，一忽儿落在电线杆
上，一忽儿落在地上，一忽儿又落在树
上。我感觉麻雀长得比我老家那边的
小，而且颜色黑黑的，特别难看。不过
我还是手痒痒了，想捕获点，晚上给他
们改善伙食。于是，我找来一个筛沙子
的长方形筛子，在一边系上一条绳，绳
子长长的。我找一块向阳坡，用笤帚扫
去白雪，露出一块黑黑的土地，撒上谷
子。我用一根棍子支起筛子，棍子另一
头拴着绳子，远远的我趴在地上，抓着
绳子。我看到那些黑黑的麻雀不知是
计，蹦蹦跳跳地来到筛子下，起初也东
张西望了一下，起码的警觉还是有的，
但饥饿和食物的诱惑最终让它们放松
了警惕，于是，集体哄抢谷子。关键时
刻，我拉动绳子，麻雀还没有反应过来，
筛子就倒下了，麻雀被扣在里面，成为
了“阶下囚”。我过去一一抓获，大概能

有二十多只。我把这些活麻雀带回来
的时候，姐夫正好下班回家，看到我的
帆布兜子，问我是什么？我说了原委，
姐夫脸子就撂下来了，让我赶紧放生。
我望着他的脸色，不情愿地放飞了所有
的麻雀。晚上吃饭时，吃着冻豆腐炖咸
菜，姐夫说，以后不要捕杀麻雀，小动物
也是生命。后来我听说大庆油田许多
人都不动鸟类和其他动物，他们宁肯吃
糠咽菜也不想饱那样的口福。相反我
感觉很惭愧。因为在家的时候，年少的
我也偶尔用铗子打鸟，尽管不多，一只
或几只，但毕竟是打了。自那以后，我
就把铗子都埋在了地下，再也不打鸟
了。

一晃几十年的时光过去，现在油田
的生产工艺大大提高了，环境污染得到
了彻底的治理，生产一线再也没有大烟
囱排放浓烟了，空气中也没有了油气的
臭味。大庆成为适宜人居的城市。大
庆的麻雀也跟着变了，脱去了黑色的燕
尾服，换上了带麻点儿的花外衣。我始
终记得当年的麻雀格外的阴郁和沉闷，
每天发出让人讨厌的怪叫，似乎要把自
己的不满通过这不祥之音向人类发泄
出来。现在的麻雀声音婉转悦耳，像是
在歌唱着自己的喜悦。

时代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人们的
环境保护意识也增强了。大家自觉抵
制餐桌上的残忍，不对野生动物下手。

不过，也有极少数人为一己之利向麻
雀伸出黑手。他们用铗子、铁丝、毒
药、粘网等工具捕杀鸟类和其他动
物。就说麻雀吧，他们把弄死的麻雀
拿到市场上去卖，拿到饭店去卖，少则
几十只，多的上百只、上千只。他们为
了一己私利，残酷地害死了那么多无
辜的弱小生命。

大庆的正义之士毅然出手，成立
了鸟类保护协会和鸟类摄影协会，这
些志愿者和摄影家拍下了他们捕杀鸟
类的罪证，在《黑龙江日报》、《生活
报》、《大庆日报》和《大庆晚报》上予以
曝光。公安部门和林业部门联手，共
同出击，对危害鸟类的不法之徒进行
打击。这些人，有的被经济处罚，有的
被送进了班房。大庆作为全国文明城
市，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人的思想道
德素质就要提高，麻雀虽然是很小的
一种鸟，但它却体现着市民的道德素
质的高低与否。

现在大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
了，被誉为“绿色油化之都，天然百湖
之城”。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
境保护工作，这里建成了宜居、宜业、
宜游的环境保护型城市。龙凤湿地架
起了桥，对湿地加大保护力度，扎龙湿
地和龙凤湿地成为水禽的家园，大庆也
成为麻雀和其他鸟类生活的天堂。这
些小小的生灵与大庆市民相依相伴，共

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它们穿着漂
亮的“豹点”服装在空中自由的飞翔。
它们欢歌笑语，飞遍了大庆的百湖，把
喜讯传遍四方。看到大庆的麻雀，就感

觉到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才真正是人与
鸟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堂。它们
和我们一样，也是这座城市和这个地方
的主人。

大庆的麻雀
□任青春

自由自在的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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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有一条美丽的嫩江，村中央还
有一条小河，江河里鱼很多。无论冬
夏，每天天刚蒙蒙亮，总是被在当街上
那“卖鱼啦卖鱼啦”的叫喊声，从甜蜜的
梦乡吵醒。

从记事起，冬天，农闲猫冬，很多男
人女人就会乘兴去封冻的江上凿冰捕
鱼。他们一律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捂
着狐狸皮或狗皮帽子，戴紧熊掌般的大
厚手闷子，脚蹬一双笨重的毡毛靴子，
滑稽可笑的样子，跟笨狗熊实在差不
多。别看武装得这样笨重，可他们在晶
亮的厚冰上挥动大镐头刨起冰来，或举
着重重的锤子，猛砸那扎进冰层的锋利
冰扦子的干劲儿，能比九牛二虎之力，
毫不含糊又干净利索。使劲儿地刨上
一气儿砸上一阵，就开凿出一个个大小
不等的冰窟窿，随即就从冰窟窿里不停
地往外蹿出白色的水汽，与开凿的人身
上嘴里冒出来的汗热气儿，混合成一缕
缕虚无缥缈的云雾，勾画出一道北国冬
季独特的风景。当然，冰窟窿里随着水
汽出来的可不仅仅是水，更有大小不等
数量不一的鱼，就像变魔术一样，从冰
窟窿里接二连三地冒出来。鱼在冰面

上，像烙饼那样艰难地翻几个个儿，就
直挺挺地粘在冰上不再动了。人们会
哼着轻快的乡村野调儿，熟练地把冰上
的那些冻硬了的鱼儿一条条拣进随身
带来的大麻袋，然后，就带上家什和战
利品欢欢喜喜回家转了。还有，囤鱼几
乎是村里大多数人的业余爱好，除了冬
季的凿冰抓鱼，其它季节，只要有空闲，
无论什么时间，都能在江里用空罐头瓶
改制的鱼囤去囤鱼，囤鱼的过程大致是
这样的：把豆饼或麦麸子蒸熟，均匀地
涂抹在空罐头瓶内口早已粘上的那圈
带锯齿的胶皮上，接着把拴在长木杆儿
上的瓶子，再慢慢地甩进水流平稳的水
面下，然后，把木竿儿露在岸上这头用
石头块儿或其它硬物压住。如此这般
地放置二十几只鱼囤，两三个小时下
来，能弄上好几十斤鲜鱼。回到家，收
拾完了，或煎或炖，做成饭桌上的美味
佳肴。吃不完的，则送给亲戚邻居，或
干脆晾晒成鱼干儿，留着冬天菜缺时
吃。再就是在河套囤鱼，这样的囤鱼方
式，与到江边囤鱼有所不同，需要弄一
个用柳条编的口小肚子大的鱼囤，选择
宽度适合、水流相对平稳的地方，将囤

口迎着水流来的方向放置水中，底部需
要坠上保持沉稳的石头，囤的两侧也需
要拴在两岸的树根上固定起来。经过
一天或三、五天，去起囤，自然收获满
满。

我最擅长的就是每年夏天到村中
的小河里去捞鱼，从八、九岁时起，我就
开始捞鱼，直捞到我再也不好意思穿裤
衩儿背心儿湿漉漉地出现在大庭广众
下为止。捞鱼时，水清的地方，能看到
有成群的小黑鱼在悠闲地游动，这样的
地方水浅，不容易捞上鱼来。最方便捞
的是河流两岸边的树根下或那些如河
水睫毛的水草底下，那里经常藏着鱼
群，只需悄没声儿地把铁筛子的一端猛
地却必须是稳当地从水底包抄过去，然
后再迅捷潇洒地端出水面，则水尽而鱼
现，阳光一照，那些在筛子上蹦跳挣扎
的鱼儿，就像一片片会动的碎银子在闪
光，好看极了。

印象中，那年大暴雨江河涨大水，
雨过天晴后，村后的大草甸子有一处低
洼地，水无法及时回归江流，沉淀成一
个及腰深的大面积的水泡子，不知是谁
的慧眼发现了这个泡子里有鱼，消息不

胫而走，眨眼传遍全村。最过瘾的一次
捞鱼，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捞鱼，就
发生在这里。我们带着捞鱼的家什来
到奇迹般的水泡子时，水泡子里和岸上
到处都是人，岸上的忙着拣鱼，水里的
就是连抓带捞地往出弄鱼。妈蹲在岸
上等着，爸带着我们，像戏水的鹅冲进
泡子里。浑浊的水刚没过我的腰，水底
也没有那些棱角分明的扎人石头，我甩
开膀子，麻利地操纵着手中的筛子，捞
起来。混水摸鱼真容易，根本不用费劲
儿，一筛子下去，就有好几条一尺多长
的大鱼“扑棱”在筛子上。趁它们没蹦
回水里之前，我早迅速地把它们甩到岸
上妈的脚下，回头赶紧又去下筛子。就
在猛捞时，还总有鱼在水里滑溜溜地撞
我的双腿，有时被多条鱼冲撞，水底溜
滑，我几乎站不稳，总有要摔倒的感觉。

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是这般地捞
鱼，不知究竟水里的鱼有多少。直到天
黑，家家都捞了好几麻袋，觉得也太够
用了，才纷纷载鱼回家。

每当回忆起那次捞鱼的盛况，我都
兴奋不已。我想，如果那时物资流通像
今天这样方便快捷，辛苦一天捞的那些

可爱的大鱼绝不会因为消化不了而可
惜地烂掉了。

故乡鱼事
□贤哲

河套里捉鱼。

小学五年级时，随父母到“北大荒”插队，带
了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经常翻看，由此喜欢
成语。

一次，看到一个成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
意插柳柳成荫”，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我当时看
到最长的成语。对仗工整，词义很美。只是心
里总是嘀咕，栽花可以理解，那插柳就是栽柳树
么？怎么插呀？

插柳是农忙后的闲情。春夏之交，绿草如
茵，学校组织我们种柳树。地点是学校后操
场。围着新建教室和扩大后的学校操场，种一
圈柳树，作为校园的“园墙”。

我十分好奇，想看看树苗什么样。原来种
过松树，那小树苗非常可爱，也很珍贵。这柳树
苗什么样呢？

来到学校东侧的树趟子边，一条小水沟，里
面泡着几捆柳条。每根都在一尺多长，不到一
公分粗。每捆直径二十多公分。一头在水里，
一头露在外面。我看不懂，这和种树有什么关
系。

老师要大家拎起这些柳条捆，到新操场边
上。有人事先已经挖了一条小沟，土在沟边堆
成了一个垄台。只见老师拿起一根柳条，把粗
的那头朝下，斜着插进土里，柳条只露出一半在
外面。老师说，这就种完了，大家就这样种。一
定要种成一条线，统一角度。

哦，这就是插柳。原来如此。
大家七手八脚，连说带笑，不一会儿，完活。
我发现，每根柳条的两端，都是斜着割断

的。曾问过老师，为什么要斜着割断。老师回
答，这是让横切面大，接触更多的土壤，更好地
吸收营养和水分，也更容易插入土里。

我还是不明白。那斜着插的“树苗”，就是
一根木棍，能长出叶子么？还有，斜着长，怎样
才能正过来呢？

此后，我几乎每天都到现场去，一看究竟。
几天后，柳枝开始在小关节处膨胀，逐渐露

出绿芽，还不止一处，每个“关节”处都有。后
来，那些绿芽渐渐变成小树叶，又变成小枝条，
枝条上又长出嫩叶，一起向上长。噢，那是柳条
先向下扎根，然后向上生长枝条和叶子。再几
天，嚯，了不得了，齐整整地长出了一溜小树枝，
还有高擎着小手般的绿叶，碧绿繁茂，水灵灵地
好看。

哎呀，原来种柳树这样简单啊。真是无意
插柳柳成荫。而我们则是“随意插柳”种“院
墙”。

后来，又弄懂了一句话，人说“北大荒”黑土
地：“抓把泥土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玄
吧？这是真的。在“北大荒”，吃饭时，随手撅两
段柳树条，剥去头上的嫩皮，就是筷子，用后就
丢掉。如果顺手未扒皮的柳树条子插到地上，
就是所说的“无意插柳”啊。

把一句成语弄懂，你说容易吗？
可在生活中真正弄懂一句成语，你知道有

多高兴吗？
那叫“成就感”！

插柳
□蒋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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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苗。

今天走进早市，忽然发现有卖黄花
菜的，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住了，这可是
最好吃的野菜了。我左看右看，就是不
愿意离开，往事像潮水一般冲开了我记
忆的闸门。

黄花菜学名叫萱草，又称之为金针
菜、宜男花、谖草、安神菜，古名为忘忧
草。据《诗经》记载，古代有位妇人因丈
夫远征，遂在家栽种萱草，借以解愁忘
忧，从此世人称之为“忘忧草”。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黄花菜还是母亲的代名
词，是中国的母亲花。

想当年我的老家小河东村，南甸子
上就生长着黄花菜。记得小的时候也
就是 60年代，我才十几岁，母亲就领着
我采黄花菜，每次采回来都舍不得吃，
把它晒上，晒干了存放起来，留到冬天
没菜的时候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肯
吃。进入90年代，村里那片野甸子早就
开垦成耕地了，从此黄花菜就绝了种，
母亲再也吃不到家乡的黄花菜了。

我问卖黄花菜的人在什么地方采
的？她告诉我，在渡口的北侧，所谓的
渡口，就是富裕县通往甘南县经过嫩江
因没有修桥需要用船摆渡的那个地方
叫渡口。渡口在富裕的西北侧，距离县
城二十多公里。虽然很远，也要亲自去
一趟，采一下黄花菜。

7月 1日那天凌晨，我开着车到嫩
江边去采黄花菜。凌晨三点多，天刚放
亮我就出发了。为什么去得那么早，据
卖黄花菜的人说，因采黄花菜的人特别
多，去晚了可能就采不着了。

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渡
口，渡口的北侧嫩江的东边有一条水沟
子也叫江叉子，有四五公里长，30多米
宽，弯弯曲曲像一条巨龙把江边一望无
际的草原给分隔开了，围成一个小岛。
有人称之为“黄花岛”。沟子南侧有一
处最窄的地方10多米宽的浅滩，枯水期
水不到一尺深可以过车，也是去岛的唯
一通道。

到了黄花子岛，好像来到了另一个
世界，岛上弥漫出一团团雾气，挡住了
视线，只能看出十几米远，我只好把车

停在路旁。这时的太阳离开地面有一
杆子多高，它的光线已被雾气给收了起
来，像一个红灯笼挂在天边。

不一会，雾气渐渐地消失了。太阳
的光从微薄的云层中射了出来，整个岛
上焕然一新。

绿绿的青草，迎着温柔的晨风，东
倒西歪地伸展着腰枝，叶子上的露珠在
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黄花菜生长在
草丛里，比草要高出一节，一朵朵金黄
色喇叭筒花被露水滋润着，开得笑盈盈
的：草丛里还长着不规则的柳树，有一
房多高，远看像一把把绿色的遮阴伞。
空气里湿润润的，芬芳的黄花散发出浓
郁的清香，呼吸起来让人感到格外清
爽。

不远处的空中传来“叽叽，唧唧
……”鸟鸣的声音，听得出来那是百灵
鸟婉转悦耳的叫声，像是歌唱家在演唱
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又像演奏家在吹
悠扬悦耳的笛子。时常还能听到草丛
里野鸡的叫声和泡子里各种水鸟的叫
声，这些声音交汇到一起，如同演奏一
场自然交响曲。我不仅能采到黄花菜，
还能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心里美
滋滋的。

我换上一双农田鞋，拎着一个旧花
筐，向盛开着的黄花菜走去。摘下第一
朵黄花，轻轻地放到筐里，恐怕把花碰
坏了。黄花菜的根部都有密密麻麻的
叶子，在叶子中间长出一根或几根长长
的茎，每个茎上面都有十几朵花或花骨
朵。我采完一棵再采下一棵，不到两个
时，就把花筐采满了。

这时的人越来越多，有开轿车的，
有骑摩托的，有开四轮车的，还有骑自
行车的，他们不都是来采黄花菜的，有
的是到沟子边野钓；有的是几位朋友聚
到一起来野游；也有的是一家人到树底
下搭个帐篷野炊。他们都尽情地享受
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我看了看还是
采黄花菜的人多一些，数一数有二十多
人。和我见面打招呼的多数都是附近
村屯的村民，也有县城退休的老干部。

他们采黄花菜有的是自己家吃，有

的是为了卖钱。我遇见一位中年妇女，
她头戴一顶长舌帽，还围着一条白纱
巾，把脸和脖子都包裹起来，是为了防
止蚊虫叮咬。身上系着一个带布袋子
的围裙，采下来的黄花菜往布袋子里
放，猜测她一定是经常采黄花菜的人。
我和她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已经采十多
天了，每天都采二十几斤，上午采，下午
到市场去卖。刚下来的时候，每市斤都
卖十多元钱。她还说：“黄花菜是天天
采，天天有，花和大一点的骨朵采没了，
小花骨朵又出来了。陆续能采两个多
月时间，每年仅采黄花菜就能收入五六
千元呐。”

小小的黄花菜确实给当地村民带

来了很大的收入，听她说他们村里有两
个贫困户就是靠年年采黄花菜和采蘑
菇卖钱脱了贫。

我采黄花菜是为了送给母亲。母
亲一直在老家居住，今年已经 85岁了，
她最喜欢吃的野菜就是黄花菜了。

我把采到的一筐黄花菜，放到车里
边，连家也没回，直接开往我的老家小
河东村。小河东村距离采黄花菜的地
方有70多公里，按理说一筐黄花菜值不
了几个钱，可意义非凡，它可是我亲自
采的。小的时候家里生活贫困，没有菜
吃母亲靠采黄花菜卖钱，维持生活。如
今她年龄大了，我要让她吃到儿子为她
采的黄花菜。

当我把一筐黄花菜交给母亲时，母
亲顺手拿出两朵，仔细地看了看。问我
在哪买的？我告诉母亲这是我在江边
亲自采的。母亲高兴地说：“这可是'

‘金针菜’'啊！我有三十多年没吃到这
个菜了，它不仅好吃，还有药用价值，可
清热利湿，养血平肝，补血通乳。黄花
菜还能健脑，抗衰老，抑制癌细胞生长，
抗抑郁，改善睡眠等等。”母亲说出一大
堆它的功效，还叮嘱我说，常吃黄花菜
对身体有好处。

我拉着母亲的手说：“只要你想吃，
我就去采，吃了黄花菜，保你活 100 岁
啊。”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笑得合不拢
嘴。

黄花菜情愫
□秦勇


